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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见，1990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毕业于安
徽大学，艺术学硕士，装帧设计师，剪纸艺人，画家，
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
视台、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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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几个兄弟相约，来月山给父母扫
墓。父母的坟茔在柴牌山阳面的半山腰，
翻过山岭，皖河似一条绿色丝带，扭腰撒
胯，起舞旷野，七里湖、石门湖如两颗翠珠
镶嵌其间，临风骋目，安庆石化的管网和塔
林融成一条长长的五线谱。

春雨霏霏，飘洒在脸上已毫无寒意，
鼻息里充盈着仲春乡野里弥漫的青草味
和油菜花香。小雨中祭奠逝去的双亲，更
添一层惆怅。

兄弟们都已年逾花甲，我们将鲜花摆
在山麓，朝父母坟茔的方向拜上几拜。登
山祭扫，我们的腿脚已有所不便，我想父
母也会体谅我们的。

下山后，我们驱车前往复兴村，想在村
里民宿住上一晚，多看看故乡的山山水水
和田野村庄。我们每年扫墓，都要经过复
兴村，村里的新农村建设很有气象，党群中
心、村舍、道路和田陌沟渠，收拾得井井有
条，处处充满着生机。近来刷微信短视频，

马塘艺术村、二十四节气展示栏、蓝莓采
摘，复兴村不断有新的项目如繁琐星般在
夜空中闪烁，故乡的新面貌，当然要亲自
体验一番。

六十年前的一个正月，我还是小学五年
级的学生，父亲委托我来月山看望姑妈。
从安庆坐班车到月山镇，下了车，沿着公
路步行，脑中记着姑妈家“月山公社新光
大队涂老小队”的地址，问着路，顺利找到
了姑妈家。

姑妈是我父亲在老家唯一的同辈亲
人。她到安庆看望弟弟，迈着一双小脚，手
中还挎着带给侄辈的山芋角，天亮出发，向
晚才能走到城里。姑妈十分疼我，晚上睡
觉时喜欢用她的小脚尖逗我，惹我开心。
见我跑这么远来看她，高兴得不得了，还给
我烧了茶，那可是过年时招待大人的待
遇。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祖籍是月山
镇新光村。

前几年的一个春节，我和妻儿到月

山给父母扫墓。下山后，开车到乡野四处
转转。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边散步，见小
石桥对面的山麓下有几处农舍，便去问
问访访，想探寻一些父亲年轻时候的信
息。与一位老人攀谈，没想到老人不仅
认识父亲，还到城里看望过他。老人手
一指：“你爷爷奶奶的坟墓就在前面的鲤
鱼山上。”我顿时醒悟，我就是地地道道
的复兴村人。

父亲还在少年时，父母相继去世，只得
由姐姐——我的姑妈抚养。姑妈小时候
就到涂老村的刘家当童养媳，涂老只是父
亲的寄居地。后来，父亲参加了怀宁县抗
日游击队，抗战胜利后，便到安庆城麦陇
香做工，自此从月山乡村走出，在安庆城
里开花结果。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复兴村是我的桑梓
之地。这一片土地属于沿江丘陵浅山区，
物产并不算丰富。姑妈来城里看我们的时
候，有时也带一点稻米。记忆中那种米是
浅红色的籼稻，口感也不太好，可见这儿的
土地并不肥沃。就是在这一片土地上，石
灰石资源采掘接近枯竭，复兴村两委一班
人转变思路，带领村民盘活闲置资源、挖
掘特色文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坚持不懈，
奋斗十余年，让这个靠山吃山的传统村落
焕发了新活力。

复兴村，我要高声为你喝彩。

春 雨 中 的 复 兴 村
杨老汉

人间三月天，半月晴，半月雨，冷暖无常，冷
暖交替。恒星渐渐北移，昼夜此消彼长，寒气渐
渐散去，春意渐渐浓郁，杏花枝上开，枯木吐新
芽，地草发新叶，旧冬的无患子果、合欢豆荚挂
在树梢，迟迟不肯退下，白云轻作叶，装点着三
月的天空。云空下，草地半青半黄，野花野草还
在蓄势，蒲公英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欢喜，撑开黄
色花序，点缀满地。

这是菊科蒲公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别名黄
花地丁、婆婆丁。其最早记载于《唐本草》，并言：

“其叶似苦莴苣，花黄，断有白汁，人皆啖之。”原
名蒲公草，平泽田园中皆有之。

蒲公英坐地而生，其叶倒锯齿状，如排在叶
脉上一簇簇三角箭头，向四围倾倒，让出一根根
花柱，开黄色小花，片片舌状花瓣向后翻卷，像极
了菊花。蒲公英四时常有花，花开之后，再次花
合，再次打开，便翻出白色冠毛的种子，是白白的
轻轻的小绒球。小时候，放学的路上，喜欢在草地
里寻蒲公英，摘其绒球，放嘴边一吹，绒絮纷纷飘
飞，随风而去，不知东西南北，很有趣味儿。那时
只觉好玩，从未真正了解过它，看似其貌不扬，如
杂草并无二致，却有着它的不凡。

园中信步，见一老人在草地上弯腰四寻，采挖
蒲公英。我好奇，上前询问，挖蒲公英做什么？她
说，晒干泡茶，是凉性的。我说，要去根嘛？她回，就
是要根的，这是味中药，也可凉拌着吃。我一时惊
讶，上了十多年的学，实在是孤陋寡闻，不知蒲公
英是可以吃的，还可药用，书上得来终觉浅。

蒲公英药食同源，食之可败火开胃，全株入
药，民间说：“春吃叶、夏吃花、秋挖根”。其味苦
甘，其性清凉，有清热解毒之效，尤其是中医疮痈
红肿常为首选要剂，可服可敷，鲜者温服，干者
煎服。传闻孙思邈手指被庭木刺伤，经十日之
痛，疮日渐肿大，遂以蒲公英医治而痊愈，医者赞
其“至贱而有大功”，帝王将相的医案，百姓灶台
的烟火，书写了它的传奇。

有一年去腾格里沙漠自驾，在沙谷的盐碱湖
附近，竟发现了蒲公英。

那是贺兰山以西的沙漠，隐在内陆，远离海
洋，水汽被层层山脉阻隔。蒲公英生在烟雨江南，
长在北方山岭，西北的草地河滩也偶见其踪迹，
但这无边荒漠，盐碱之地，干旱多风，也有其身
影，实在是惊奇。不是所有的生命，生来就有肥沃
的土壤，就有充沛的雨热，享有安居之地，惊讶于
蒲公英的顽强，身无筋骨，看似娇柔，有着不屈
的精神，不抱怨土壤的贫乏，不惧怕气候的严
酷，开花结果，一朵朵茸毛小伞，风吹则起，带着
种子，带着希望，飞向祖国的山河，飞向高山，飞
向草原，飞向沙漠，风停则驻，随遇而安，平凡而
坚强，张扬而雅致。

有人把蒲公英被比作草根，因为它土下是
根，土上是草，除了根便是草，虽是草根，但有自
己的生命姿态。校园里，小小的蒲公英，开在高大
的杉树下，靠大树枝叶缝隙的一缕阳光生长，夹
缝中生存，不因自己矮小而自卑，不因杉树高大
而高看，它照旧开花，你装饰蓝天，我装饰大地，
各自生长，才有这生机勃勃的人间。

人群忙忙碌碌满身疲惫，不如草木活得洒
脱，为生活所累的人们很难有生命的姿态，面对
呼风唤雨的人物，面对生活的重重压力，为了一
家老小的生计，忙碌奔波，熬夜加班，挣点糊口的
辛苦钱，不自觉地弯了腰、曲了膝，咽下了委屈。
然而，在自身能力与心力不够强大的时候，和颜
悦色，低调示人，踩着别人的脚印前行，可确保
这一路的顺畅，不会有大的起伏。你若想另辟路
径，做拓荒者，探路者、开拓者，面临的必是狂风
暴雨，必是千难险阻，就像历史上那些孤勇者一
样，张骞走向沙漠，郑和走向海洋，置于绝境，凿
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生命的力量，在于春风吹又生；生命的姿态，
在于即便你我不是让人仰望的大树，你我是芸芸
众生里的草根，被轻视，被践踏，也依旧向地而生，
向天而长，那是大树眼中的星河，也是你我眼中的
星河，一样的璀璨，光之所极，视之所极。如蒲公
英，没有什么偏见可以阻碍草根的张扬，没有什么
傲慢可以阻挡草根的伟岸，是的，它同样是昆虫
眼里的大树，大树同样也是星光里的尘埃。

居高位不欺于人，是大树的品质；居下位不
媚于人，是草木的精神；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蒲公英至贱而有大功。

蒲公英

小时候，春天不在日历上。春天在山
上，在舌尖上。刚到三月，棉袄还没脱利
索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了，茶树林里的茶
片，该红了吧？

茶片这东西，说穿了不是什么正经果
子。它是茶树叶子得的“病”，一种叫细丽
外担菌的真菌染上去，嫩叶就发了疯似的
长，变得厚敦敦、肉乎乎的，比寻常叶子胖
出几倍去。刚发出来时是紫红色的，油亮
亮的，再过些日子，颜色褪了，泛成粉白，表
面那一层薄皮儿绷得紧紧的。等那层皮儿
裂开了缝，褪掉了，露出白嫩嫩的肉来，才
是真正熟透了。这时候摘一片搁嘴里，爽
脆，多汁，微微的清甜。

我们那儿的孩子，个个都是寻茶片的
好手。哪块山坡阳面，哪棵茶树爱得病，

心里都有数。放了学，书包往家一撂，三五
个人就往山上窜。寻着了，也不急着摘，先
围着叫唤一阵：“我这棵红的多。”“你那不
行，我这有白的了。”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掰
下来，吹吹灰，塞嘴里。那滋味，现在想起
来还发馋。

比茶片更稀罕的是茶泡。茶泡是茶树
的果子生病变的，也是那真菌作的怪。可
它不像茶片那样是叶子，它是花托膨大了，
长成空心儿的桃子模样。刚长出来也是紫
红，慢慢转成青白，表皮光溜溜的。熟透了
就裂开，翻出白瓤来，那才叫甜。茶泡比茶
片难得，一棵树上未必寻着一个。谁要寻
着一个大的，简直像得了宝贝，舍不得一口
吃了，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看，最后掰成几
瓣，一人一瓣，大家都有份。

除了茶片茶泡，山上还有别的。覆盆子
这时候刚冒花骨朵，要等再暖些才红。倒
是那胡颓子，正好熟了。胡颓子我们叫“羊
奶头”，细细长长，熟透了通红，上面撒着密
密麻麻的麻点。味儿有点酸，酸里带甜，吃
多了舌头会麻。

有一回，我和几个伙伴走远了，翻过两
个山头，在一处背阴的山坳里发现一片野
生的茶树林，老得没人管，枝丫上挂满了茶
泡。白的、粉的、青的。我们几个看呆了，
半天没人说话。然后像疯了似的，各自占
了一棵树往上爬。那天直吃到太阳落山，
肚子撑得溜圆，衣服口袋里也塞得鼓鼓囊
囊。回家的路上谁也不说话，只听见咯吱
咯吱嚼茶片的脆响。到家母亲看我满身
泥，口袋里掏出一堆皱巴巴的茶泡来，又气
又笑：“山上的饭就那么香？晚饭还吃不吃
了？”可我摸着滚圆的肚子，心想：晚饭？谁
还吃得下晚饭。

春天又来了。城里的玉兰开了，迎春花
黄了一丛一丛。母亲打电话来，问要不要
寄点春笋。我说好。挂了电话，嘴里忽然
泛起茶片的味儿，这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一
到春天就冒出来。

春 日 野 宴
吴子悠

到北京怎么能不去
法源寺呢？尤其是秋冬
交替时候的北京，风并不
那么凉，并带着丝丝香火
气，吹到脸上一股暖意，
寺中香客纷至沓来，僧侣
诵经之声不绝于耳，阳光
斜照，树影婆娑，漫步寺
中，犹如在接受一场心灵
的洗礼，仿佛所有杂念、
所有的烦恼和生活中的
磕磕绊绊都在这里消散，
彻底放空昨日的自己，尝
试着接受一个新的自己。

立冬的第二天，银杏
叶子该黄的全黄了，一阵
风吹来，无数叶子飘然而
落，像下了一场黄金的
雪，游客情不自禁发出阵
阵尖叫，但这声音并不刺
耳，而是出于一种真诚的
赞美。始终相信，人在极致的景象面前，会变得单
纯，幼稚且渺小，在感叹自然神力之时，会自动联系
我们生命，会对生命的有限性感到丝丝遗憾，却对
自然界的一种恒久的美，感到由衷信服。这种情绪
让人想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到的“仰观宇宙
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
之娱，信可乐也”。也会让人想起苏轼在《赤壁赋》
中写道“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与银杏树对应的是老北京四大花事之一的法
源寺的丁香，此时此刻，丁香花期早已过去，但丁香
叶子层层叠叠，半黄半绿，我在诗中写道“叶子呈现
出一种翠绿的状态/仿佛是季节刻意留下的春天的
线索”，在另一首诗中又写下“每一片落叶心中都曾
住过一个完整的春天”。想那一百年前，诗人泰戈
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一路陪同，在法源寺举办
丁香诗会，并留下珍贵合影。诗人的到访，于法源
寺漫长的历史和诗人的生命而言，都是短暂的，但
偏偏有这样的一次偶然的重叠，让历史记下这个珍
贵的瞬间，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永恒。一百年后，十
月文学院举办了百年丁香诗会等大型纪念活动，以
纪念这个印度文豪和中国诗人思想激烈碰撞的瞬
间，而我们今天的到访，同样也是在追寻古人的足
迹，在他们三人合影的地方拍照留念，心中别有一
番滋味，仿佛跨越百年，隔着时空，与诗人对话。

又一阵风吹来，让人心里泛起涟漪，想到法源
寺的松柏、银杏、丁香等植物，想到寺内留存上千年
的石碑、石刻，以及牌匾、佛龛、塔等珍贵文物。我
忽然和身边的诗人孤城和陈巨飞老师发出感叹：岁
月沧桑，人生海海，我们很多人于这个世界而言终
究只是过眼云烟，唯一能留下的不过这些石头和树
木。巨飞兄想了想却说：除了这些，还有伟大的艺
术作品。他说时至今日，诗人留下的诗词是我们追
思唐宋最重要的线索。这些文学作品，真正突破了
生命的有限性，只要文字不死，诗人们在文字中表
达的所见所闻所感即永恒。

这些话让我又陷入了另一种思考，苏轼说“大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杨慎说“青史几行
名姓，北邙无数荒丘”，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是
什么力量能让一个人的名字，长久保留下来？想那
法源寺，原为李世民纪念高句丽战争阵亡的将士所
建，武则天时期建成，并赐名悯忠寺。在一千三百
多年的历史中，它无数次见证了历史或悲壮的转
身。有人说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北宋末年靖
康之耻，宋钦宗被金人押解北上，就曾羁押在此，南
宋名臣谢枋抗元失败，拒绝投降，也在此绝食而亡。

由此法源寺成为一个历史见证者，这里发生的
多数故事都是一曲曲慷慨悲歌。明朝末期，抗清名
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三天而死，袁崇焕一位佘
姓部下冒险将他的头颅秘送到法源寺保存。无独
有偶，三百年后的戊戌变法时期，法源寺又成为一
个重要的历史标记。

百日维新惹怒慈禧，太后大开杀戒，戊戌六君
子被清廷杀害于菜市口刑场，据说沧州武林人士王
正谊（大刀王五）冒险帮谭嗣同等人收尸，将他们的
遗体藏在法源寺，然后才被分别安葬。后作家李敖
根据这一历史背景创作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

1990年代港片盛行，洪金宝执导了电影《一刀
倾城》，杨凡、狄龙、关之琳等演员出演，电影也从
家国情怀和侠义精神的角度，讲述戊戌变法期间
谭嗣同、袁世凯以及王五三人如何相识，如何从共
谋大计到袁世凯半路叛变，谭嗣同英勇就义的历
程。电影中不乏许多经典台词，如袁世凯说：“俗世
洪流，站得住脚，已经千辛万苦，想要出人头地，恐
怕比登天还难。”谭嗣同说：“明天的事，就留给明天
的人去做。我今天要做的，就是慷慨赴义，用我的
血去激励大家。”

不同的台词表达了不同的心境，其实也体现了
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有人选择向权势低头，也有
人选择用生命唤醒一代人的良知，真正做到了“侠
之大者，为国为民”，而历史的诡谲就在于，仁人志
士，前赴后继，却不一定功德圆满，两年后大刀王五
因抵抗八国联军被杀，大侠霍元甲也帮其收敛尸
身，成就一段传奇。

带着这些传奇故事站在法源寺，这个下午就变
得庄重而厚实，想想历史的变迁，再想想埋藏在中
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始终环绕在寺内，难
怪法源寺的秋景如此可爱而动人。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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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古镇于我，是旧相识了。癸未年春
的初遇，壬寅年冬的重逢，记忆犹新。此番
马年正月十九再访，恰逢三八节前的周末，
春阳和煦，柳枝吐绿，古街上游人摩肩接
踵。兜转几圈才觅得车位，最终下榻三河国
际大酒店。每回来此，我总爱踟蹰于青石板
巷弄，听流水潺潺与橹声欸乃，看白墙黛瓦
倒映水中，宛如一幅千年水墨。而真正让这
座古镇活色生香的，却是深巷里那些冒着
热气的小吃摊——它们不仅是味蕾的狂
欢，更是一卷摊开的历史食单。

三河米饺，当属古镇小吃的“魂灵”。这
道太平天国年间诞生的美食，以籼米粉擀
成蝉翼薄皮，裹住五花肉丁、巢湖白米虾、

豆腐干的鲜馅，入油锅炸至金黄。清晨的丁
记米饺店前，老师傅手腕翻飞，面皮在掌心
旋成圆月，馅料一勺扣入，指尖捏出细密褶
子。油锅里，米饺如元宝般翻滚膨胀，香气
混着晨雾漫开。咬破酥壳的刹那，滚烫汁水
迸溅，鲜香直冲喉头,怎一个惬意了得？

庐江与三河隔水相望，米饺之风同样盛
行。犹记1970年代插队时，我曾徒步十里到
乐桥，只为守着一锅刚炸好的“黄元宝”，看
金黄外皮在阳光下闪着油光。

若说米饺是三河古镇的晨钟，麻糊便是
午后的慵懒小调。青瓷碗里，深褐色的麻糊
浮着花生碎与辣椒油，芝麻酱香裹着米浆的
绵滑，一勺入口，舌尖先触到花生脆，而后是

芝麻的醇厚，末了辣味轻轻一挑，回味悠长。
三河人的智慧，在鸡汤豆腐里藏得最

深。砂锅中，土鸡高汤与嫩豆腐缠绵数小时，
汤色乳白，豆腐吸饱鲜汁，布满蜂巢般的气
孔。舀一勺颤巍巍的豆腐，吹散热气，任它在
口中化开，仿佛饮下一碗温柔的江水。

这些小吃，是活着的非遗。米饺师傅
指间三十年的火候，麻糊摊前木勺划出的
同一道弧线，鸡汤豆腐下不灭的果木炭
火——它们让历史变得可触可尝。夕阳
西沉时，茶楼飘出的米酒香又拽住行人
脚步。这琥珀色的琼浆，用杭埠河糯米与
山泉水酿就，甜中带酸，似水乡女子低眉
浅笑。友人曾说，米酒是三河“年味的底
色”。腊月里，酒坊蒸汽缭绕，老师傅以古
法拌曲，外婆们用它煮汤圆、煨鸡蛋。如
今这“液体乡愁”已成地理标志，随着游
子的行囊走遍天涯。

三河小吃，用最朴素的食材讲着最动人
的故事。每一口都是与先民的对话，每一味
都沉淀着江淮的烟火。这里，是饕客的桃
源，更是人间至味的原乡。

三河小吃
彭传清


